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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情节改编及其爱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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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叙事学原理比较分析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情节改编及其爱情叙事。在借鉴彝剧版、京剧版阿诗玛

故事的情节及叙事的基础上，电影版阿诗玛故事将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的叙事改为爱情叙事，实

现了时代主流话语要求、保存原有风格、考虑受众需求三者间的平衡，在强化叙事逻辑的同时保留了原诗风

格，得到了受众青睐并促进了阿诗玛故事的传播、带动了石林地区乃至云南的旅游业发展。电影版阿诗玛故

事的叙事策略可以为我们挖掘并利用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资源、围绕时代共名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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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电影 《阿诗玛》因为被指责为

“爱情至上”“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而作为 “超

级毒草”加以批判［１］。粉碎 “四人帮”后，上海

电影制片厂在审查 《阿诗玛》时，因为影片涉及

神话、恋爱故事而未通过审查。１９７９年文化部电
影局成立电影复审小组审查 “文革”中被打成毒



草的电影，复审电影 《阿诗玛》时就影片中涉及

的阿黑、阿诗玛恋人关系问题专门派出文化部、

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专家到路南圭山地区调研后才

慎重地作出复审结论［２］。这些史实表明，与口传

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相比，电影版阿诗玛

故事的情节和叙事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变异主

要是电影剧本的改编者在国家宏大叙事框架下采

用爱情叙事改造原有故事、在努力保持原有风格

基础上注入时代主流话语的结果。

为便于梳理和分析，本文把马学良、罗希吾

戈、范慧娟根据彝族毕摩金国库保存的彝文版本

翻译整理的 《阿诗玛》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９月版，彝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
行对照）和黄建明、普卫华根据彝族毕摩保存的

彝文版本翻译整理的 《阿诗玛》 （中国文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 ７月版，彝文、国际音标、汉文、英
文、日文对照）作为口传版阿诗玛故事的纸质载

体。同时，把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

整理的 《阿斯玛———撒尼人叙事诗 （第一次整理

本）》（１９５４年１、２月 《云南日报》刊载于 “文

艺生活”栏目，黄铁、杨知勇、刘绮执笔，公刘

润饰）和 《阿斯玛———撒尼人叙事诗 （第二次整

理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６月版 《中国

民间长诗选 （第二集）》，黄铁、杨知勇、刘绮、

公刘整理）作为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的代表性

文本，在此基础上来围绕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这

个核心来对照分析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爱情叙事。

一、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的情节

内容与主题思想

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均按兄妹关

系来处理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金国库保存的古

彝文版本 《阿诗玛》主要叙写三个情节：一是阿

诗玛的出生、成长、被抢婚出嫁及婚后的悲伤；

二是阿黑得知妹妹被抢婚后追赶阿诗玛，通过热

布把拉 （热布巴拉）家设置的种种考验后救出阿

诗玛；三是回家途中阿诗玛被崖神粘住，阿黑未

能找到供奉崖神的白猪而使阿诗玛变成回声。黄

建明、普卫华译本的故事情节覆盖了金国库版本

的主要情节，但在阿诗玛取名、热布巴拉请海热

说媒、阿黑追赶抢婚队伍并智斗热布巴拉父子、

阿诗玛变成回声等情节上更加丰满［３］。云南省人

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后的 《阿诗玛》第一、

二次整理本除在每节前加上小标题外，阿诗玛的

出生、成长、说媒、抢亲、追赶、考验 （刁难）、

变成回声等主要情节与金国库古彝文版本和黄建

明、普卫华译本没有大的差异，只是突出了被抢

亲后阿诗玛期盼阿黑相救和考验中的打虎等情节，

并完善了热布巴拉父子伙同洪水神陷害阿诗玛、

阿诗玛为应山歌姑娘诗卡都勒玛救出后变成回声

等情节［４］。

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均未提及阿

诗玛与阿黑的恋人关系，由此造成热布巴拉抢婚

后阿黑智斗热布巴拉父子、解救妹妹阿诗玛的行

动缺乏合理依据，以致在抢婚等情节上出现了矛

盾与混乱： “如果阿黑仅仅是阿诗玛的兄长，他

的 ‘舅舅为大’所代表的女方家庭的荣誉感没有

受到侮辱，他是没有抢回阿诗玛的权力与义务的

……”［５］为此，阿黑的解救行动至多可以解读为

是对抢婚的对抗，而无法包含更多的意蕴。

与此同时，口传版和最初的文字整理版阿诗

玛故事的叙事目的主要指向阿诗玛个人婚姻的悲

苦，黄建明、普卫华译本结尾 “彝家的歌子，数

这支最好。彝家的调子，数这支悲伤……我唱这

一首，古老悲伤歌”直接点明了这种悲伤的基

调［３］。杨放先生整理后发表在 １９５０年 １１月号
《新华月报》上的 《圭山撒尼人的叙事诗 〈阿诗

玛〉———献给撒尼人的兄弟姊妹们》前言也指

出，《阿诗玛》原名为 《可怜的阿诗玛》，从原名

中可以见出口传版阿诗玛故事主要表现作为个体

的阿诗玛的不幸与悲伤［３］。这种叙事指向无法涵

盖国家宏大叙事框架下的时代主流话语要求。

二、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情节改编及其爱情

叙事策略

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主要载体是１９６３年１１
月拍摄完成的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 《阿

诗玛》。在影片中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被处理成

恋人关系，并在爱情叙事框架下叙述阿诗玛与阿

黑相识、相恋、惜别、阿诗玛被抢婚、阿黑通过

赛歌射箭救出阿诗玛、阿诗玛被洪水冲走后化作

石峰等情节。电影版阿诗玛故事通过改变主要人

物关系，彻底扭转了阿诗玛故事的叙事结构与叙

事目的。在叙事结构上，增加了阿诗玛与阿黑相

识、相恋、惜别等情节，以阿诗玛与阿黑的恋人

关系否定了热布巴拉父子抢婚行为的合理性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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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同时在叙事逻辑上赋予阿黑拯救阿诗玛的

权利与义务，使阿黑的解救行动更具有合理性与

合法性。与此同时，电影版阿诗玛故事保留并升

华了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的悲剧风格，

把阿诗玛个人的婚姻不幸转化为阿诗玛与阿黑的

爱情悲剧，通过美好爱情的毁灭来控诉以热布巴

拉、海热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罪恶。通过这样的

创造性改编，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叙事目的超越

了阿诗玛个人的悲苦，直接指向阶级压迫和阶级

斗争这个建国初期的时代主流话语。 “没有任何

叙事是自然的，任何叙事的出现总要受某种选择

或构建的主宰”［６］，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爱情叙

事策略是一种根据时代主流话语要求建构起来的、

借助并改造已有文本进行价值嫁接的叙事策略。

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爱情叙事充分借鉴了彝

剧版、京剧版阿诗玛故事的叙事。由彝族撒尼人

李纯庸编剧编曲、金仁祥翻译整理的彝剧剧本

《阿诗玛》，以过节、较量、说亲、抢亲、救亲五

场戏剧叙写阿萨与阿支摔跤比赛，阿诗玛与阿萨

相识、相恋，热布巴拉说亲、抢亲，阿黑勇救阿

诗玛，阿诗玛与阿萨奔向甜蜜的地方途中被热布

巴拉挖开坝埂放洪水冲走后变成回声。剧中阿黑

仍是阿诗玛的哥哥，但新增了阿诗玛的恋人阿萨

这个非结构性的角色。阿萨这个新角色并未带来

更多的故事情节，他承载的情节主要是在摔跤场

上赢了阿支后获得阿诗玛的爱情，在阿黑救出阿

诗玛后由阿萨带着阿诗玛奔向幸福之地。阿萨承

担的使命是与阿诗玛共同完成彝族婚恋习俗的展

示，拯救被抢婚的阿诗玛的使命还是由阿黑来完

成［７］。剧中的阿黑与阿萨在叙事过程中各管一

段，这样的叙事造成了角色不够集中、情节较为

松散的弊病。尽管彝剧版阿诗玛故事对人物关系

作了适当调整，但仍然没有大的突破。而１９５３年
初金素秋、吴枫改编的京剧 《阿黑和阿诗玛》在

人物关系和叙事策略上有了重大调整。该剧将彝

剧中的阿萨与阿黑合二为一，以情别、抢亲、追

赶、诱惑、打虎、回声等六幕剧叙写阿黑离开恋

人阿诗玛外出牧羊后，阿诗玛被恶霸热布拜 （热

布巴拉）倚借大官海惹的权势强娶，阿黑闻讯追

赶并与阿支赛歌、勇斗恶虎、射出神箭震慑热布

拜后救回阿诗玛，归途中阿黑和阿诗玛被洪水卷

去后化为含笑站立在山巅的一对石人。如果说彝

剧版阿诗玛故事为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结构爱情叙

事提供了借鉴的话，京剧版 《阿黑和阿诗玛》则

直接为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改编提供了范例。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语
境下，“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成为文

学作品创作的首要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字

整理版、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叙事必须契合阶级

斗争的主流话语。在尊重民族风俗基础上，改造

既有故事并注入主流意识形态成为阿诗玛故事叙

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文字版阿诗玛故事的整理

“……根据这样的原则进行的：在忠实于原有传

说 （包括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及民族特色等）的

基础上，根据撒尼人民的喜爱及撒尼人的生活实

际加以适当润饰、改写和发展，使其主题思想更

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使人民性的部分得

到增加，封建性的部分予以删除，使整个故事更

趋完整和统一。”［８］这种整理实际上就是按照时代

主流话语要求重新建构阿诗玛故事的过程。但是，

直接在叙事过程中强行植入意识形态话语必将损

伤故事原有的民族风格和叙事逻辑。正如孟悦在

论述 《白毛女》演变时指出的那样， “政治运作

是通过非政治运作而在歌剧剧情中获得合法性

的”［９］。按照这种运作逻辑，电影版阿诗玛故事

的改编者除直接在叙事中强化阶级对立和价值观

对立外，还需在故事本有的民族风格与主流意识

形态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点，找到一种既能保留

故事原有风格又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叙事

模式。而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中保留

的彝族婚恋习俗和故事中的爱情主线为改编者将

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叙事方式改为爱情叙事创造

了条件。但是，爱情叙事必须解决主要人物阿诗

玛与阿黑的关系问题。而从圭山地区彝族村寨搜

集得到的 “……二十份原始资料，都把阿诗玛和

阿黑作为兄妹关系来表现的……１９５８年以来所搜
集的九种 《阿诗玛》作品中，不论是古彝文本还

是口头流传本，阿诗玛和阿黑也都是兄妹关

系。”［１０］阿诗玛和阿黑的兄妹关系成为爱情叙事的

障碍，令整理者和改编者苦恼不已： “……阿诗

玛与阿黑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兄妹关系呢？还是

爱人关系？这是在我们思想上盘旋较久的问题，

也是在许多同志中经常疑虑的问题，多半人 （并

不是撒尼人民）希望他们是爱人关系，我们同志

刚下去时也是带着这样的希望去寻找材料，但从

所有的传说中都找不到爱人的根据，也问过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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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撒尼人，他们是一致地否认了爱人关系，而肯

定了兄妹关系。”［９］整理者们对阿诗玛与阿黑爱人

关系的期盼主要是想在阿诗玛故事原有风格与时

代共名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期盼不被撒尼人认

可，整理者们也就只能止步于阿诗玛与阿黑的兄

妹关系。

三、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改编成就及其遭遇

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改编者葛炎、刘琼大胆

创新，将阿诗玛的故事纳入爱情叙事模式并获得

了巨大成功。 “电影 《阿诗玛》……在 “文革”

之后那个文娱资源贫乏的年代，它以其歌舞，美

貌的演员，动人的爱情故事迅速走红全国，以至

于不少人只知阿诗玛不知云南，只知电影 《阿诗

玛》不知长诗 《阿诗玛》。”［１１］把阿诗玛故事的叙

事改编成爱情叙事后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

个方面。

（１）保留了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
的原有风格。口传版、文字整理版阿诗玛故事中

说媒、抢婚和阿诗玛婚后的不幸以及阿黑对阿诗

玛的解救等情节主要围绕婚姻爱情这个主线展开。

与此同时，整理者们运用总和的方法对原始材料

进行整理后，将搜集整理的 《小姑娘的苦》、《阿

诗玛爹妈年轻时谈情的经过》等涉及说媒、恋爱

的传说整合到阿诗玛故事中，使故事集中反映了

彝族的婚恋习俗。改编者将故事改编成爱情故事

后，可以按照李广田先生提出的 “四不要”主张

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有传说、展示彝族婚恋习俗、

保留故事民族风格的目的①。

（２）契合时代主流话语的要求。正如符号学
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所说的那样，任何叙事都要

受某种选择或构建的主宰，并在这种主宰下自觉

不自觉地按照时代主流话语的要求调整叙事策略。

在建国初期文学领域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二元对立

思维建构叙事的总体背景下，文字整理者和电影

改编者也在阿诗玛故事中构建了两个对立的阶级，

一方是以热布巴拉、阿支、海热为代表的剥削阶

级阵营，另一方是以格路日明夫妇、阿诗玛、阿

黑为代表的被剥削阶级阵营。呈现这种阶级对立

的主要方式是用诸如 “热布巴拉家，有势有钱

财，就是花开蜂不来，有蜜蜂不采。／院子里的树
长得格杈杈，生下个儿子长不高大，他叫阿支，

阿支就是他，他像猴子，猴子就像他”与 “格路

日明家，花开蜜蜂来，嗡嗡的叫嚷，忙着把蜜

采。／院子里的树长得香悠悠，生下姑娘如桂花，
院子里的树长得直挺挺，生下儿子像青松”［３］等

对比性叙事来突出对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对被剥削

阶级的赞赏。最后用说媒、抢亲等情节强化剥削

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原来长

诗中民间的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整理者有意识地忽

视甚至遮盖，明确突出了一个阶级压迫和阶级反

抗的模式化故事。叙述者在整理过程中有意识地

以当代的时代叙事话语作为模板，强调了阶级斗

争的时代主题。”［１２］电影版阿诗玛故事采用爱情叙

事后，在保留文字整理版关于阶级斗争主题相关

内容的同时，把阶级斗争话语附着在爱情叙事中，

通过热布巴拉父子抢走阿黑的恋人阿诗玛、阿黑

勇斗热布巴拉父子抢回阿诗玛、阿诗玛为崖神所

害化作石峰等情节植入了阶级斗争话语，表现了

压迫阶级横刀夺爱致使被压迫阶级有情人难成眷

属的阶级压迫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抗争。

（３）采用了受众熟悉的爱情叙事模式。爱情
叙事作为经典的传统叙事模式，常常叙述热恋、

受阻、克服障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如电影 《刘

三姐》《五朵金花》等）或无法克服障碍致使有

情人难成眷属 （如电影 《阿诗玛》 《云水谣》

《泰坦尼克号》等）的爱情历程。爱情作为大多

数人人生中的必经环节，通过电影方式呈现出来

后，经历过的人可以通过影片重温过往的爱情，

正在经历或未经历者可以通过影片体验爱情，由

此使得爱情叙事模式历久弥新，以近乎雷同的情

节讲述不同角色的爱情故事并受到一代代人的青

睐。加之在爱情的结局中往往蕴藏着善恶斗争的

主题，在善恶有报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下，代表正

义和善良化身的男主角往往获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的喜剧性结局。但是电影版阿诗玛故事为了沿袭

原有故事的悲剧风格，在使用相恋、考验等传统

爱情故事主要情节的同时，依循时代主流话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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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广田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５月出版的 《阿诗玛》序中提出了 “四不要”主张：“不要把汉族的东西

强加到兄弟民族的创作上；不要把知识分子的东西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创作上；不要把现代的东西强加到过去的事物上；

不要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物去代替和破坏民族民间创作中那些特殊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方法。”



忠实于原诗的要求，用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性

结局收尾，通过悲剧爱情故事将批判的靶子巧妙

地导向剥削阶级，运用与受众期待截然相反的

“善有恶报”结局来结构悲剧爱情故事，以此强

化阶级斗争话语并激发受众的阶级斗争意识。电

影版阿诗玛故事的爱情叙事得到了受众的认可，

“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在很多版本中被认为是恋

人关系，尽管在很多长诗中他们是兄妹关系，但

是在电影 《阿诗玛》中却被处理成恋人关系，说

明了恋人关系比兄妹关系更具有吸引力”［１３］。通

过爱情叙事策略的运用，电影版阿诗玛故事在

时代主流话语、原诗风格、受众需求中找到了

很好的平衡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封存了

１４年的电影 《阿诗玛》解禁后于１９７９年元旦公
演，并于１９８２年荣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
节最佳音乐舞蹈片奖。此后，随着电影 《阿诗

玛》的传播，阿诗玛故事为世人所熟知。电影

版阿诗玛故事推动了石林乃至云南旅游业的繁

荣发展，并影响了电视剧 《阿诗玛新传》的

编演。

对于电影版阿诗玛故事的爱情叙事，有论者

指出：“难能可贵的是，它是１７年间中国电影中
极少数背离当时主流的革命、战争和劳动题材，

而以爱情为题材、歌颂爱情的电影”［１１］，尽管这

种解读因为只注意到爱情题材而忽略了潜藏在爱

情叙事中的意识形态改造问题，但也切合电影版

阿诗玛故事的改编实际，在阶级话语排斥爱情话

语的时代，拍摄完成后的电影 《阿诗玛》无法公

演。“文革”期间，饰演阿诗玛和阿黑的演员杨

丽坤、包斯尔受到冲击和批判，这种冲击甚至摧

垮了杨丽坤的身心并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１］。这

种遭遇既与 “文革”时期的黑白颠倒密切相关，

但也与改编过程中采用的爱情叙事策略不无关系。

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年批评影片 《阿诗

玛》的 ‘恋爱至上’，是反人性的，是从禁欲主

义出发。但它为批评者所找到的借口，却是从编

剧将 ‘哥’与 ‘妹’的误读所留下的隐患。”［１４］

通过爱情叙事在阿诗玛故事中植入阶级斗争时代

话语，这种叙事策略始终无法与直接表现阶级斗

争时代话语的要求相印和，这就为批判者找到了

批判的口实。

在新时代，电影版阿诗玛故事曾经的遭遇不

会再重演，但改编者们借助爱情叙事表现时代主

流话语、保存原诗民族风格的叙事策略却为我们

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借鉴。如何挖掘并利用丰富

多样的传统文化资源，围绕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讲

好中国故事，这是很值得思考和深究的问题。尽

管电影版阿诗玛故事采用的叙事策略并非尽善尽

美，但至少可以为我们围绕时代命题在保留原有

风格基础上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实践

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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